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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恍若被打翻的调
色盘，处处流淌着蓬勃的生机。 乔木绣球揉碎了浅
紫与粉白，萱草举着橙黄的灯盏，穗花婆婆纳与牡
荆则用深紫的笔触，在绿浪里勾勒出灵动的纹路。
沣河之畔，“长安艺谷” 的欧式园林裹挟着草木清
香，而在这方缤纷深处，一座杏黄色的四合院静静
伫立———它沐浴着蓝天白云， 如同一枚凝固时光
的文化琥珀， 镶嵌在秦岭山麓与沣水之滨的大学
校园里，这便是陈长吟文学馆。

6 月 4 日， 随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一行，
我们踏入了这座被文字浸润的殿堂。 文学馆由西
北大学现代学院（西安传媒学院）精心筹建，三大
主题展厅 “文海长吟”“岁月长吟”“山河长吟”，如
三卷展开的文学长轴， 铺陈着一位从安康走出去
的著名作家和学者陈长吟的精神图谱。

走进第一展厅， 整面墙的书架如同一座文字
的森林，瞬间攫住参观者的目光。 百十余部著作层
层叠叠：陈长吟先生的《山梦水梦》《山韵水韵》《黄
土地上信天游》等个人文集赫然立在中央，旁边是
他主编的丛书、作序的典籍，其间穿插着烫金的获
奖证书、泛着墨香的手稿，以及泛黄的笔记本、采
访本。 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载体，无声诉说着这位
著名作家五十载笔耕不辍的轨迹———从青涩的处
女作到厚重的理论专著， 每一本书都是一道华美
的年轮，镌刻着他对文学的虔诚。

第二展厅是一条时光的甬道， 数百幅照片被
细分为 “青葱岁月”“安康文学”“美文年代”“散文
学会”“散文研究”“名家际会”六个专栏。 从汉水之
滨抱着诗集的青年，到伏案疾书的中年，再到与贾
平凹、余秋雨等名家促膝的学者，照片里的陈长吟

先生始终带着温和的笑意，藏着执着的光亮。 他指
着一张张泛黄的合影：那时在安康群艺馆文研室，
我们几个蹲在树下改稿，蝉鸣能把稿纸烘热。 主编
《汉江文学》时他邀请来贾平凹、陈忠实等文学大
家，并陪同作家们一起去镇坪、紫阳等县采风，留
下一段段美丽的文学佳话。 他谦逊地说，展厅里的
藏品不过是生涯碎片，更多藏书与手稿，早已默默
标注了“安康”的归处———这个汉江之子、文学赤
子，始终把根脉深深地扎在故乡的泥土里，袅袅的
乡愁永远是他文化记忆的原点， 故乡的一砖一瓦
和土地庄稼更是他写作不竭的源泉。

墙面上， 陈长吟的文学哲思如散落的星子：
“散文是红酒，喝红酒讲情调，讲节制，需要慢慢地
品味儿。 ”“人要想做成事情，守心非常重要，守心
者，方能在文字里种出春天。 ”最妙的是他的“文人
摄影”理论：“文学是加法，给世界添一份理解；摄
影是减法，在取舍中见天地本心。 ”这些凝结着文
学与摄影实践的双向奔涌， 让文字与光影在展厅
里悄然对话。

第三展厅是一场盛大的漫游。 镜头下的秦岭
云岚、汉江晚渡、黄土高原的沟壑、江南水乡的石
桥，皆因注入了文学的魂灵而别具气韵。 陈长吟的
“山河长吟”， 从来不是单纯的风光记录———他拍
瓦檐上的一棵小树苗，讲述生命的顽强；拍安康茨
沟镇水街的浣衣者和渡河人， 会记下巷口老人讲
述的民间故事；摄秦岭的红叶、甘南的羊群，会即
兴创作诗文。 这些作品里，山川是流动的散文，人
文是凝固的诗行， 处处可见一位文人对土地的深
情叩问。

馆内一角， 蓝田玉雕刻的馆印静静卧着，印

纽的小羊温顺而坚定———属羊的陈长吟偏爱羊
的温善，“羊行天下”便成了他的精神注脚。 留言
板上 ，文友的字迹遒劲而滚烫 ：“汉江之子 ，三秦
骄子”“家乡的情怀 ，文化的传承 ”“以笔为舟 ，渡
文化之河 ”……这些文字无不汇聚成声 ，诉说着
同一个感受 ：这里不仅是藏品的陈列馆 ，更是一
座精神的坐标 ，立在文学的旷野上 ，为后来者指
引方向。

参观将尽时，陈长吟先生望着我们这些来自
家乡的文友 ，又说起了农谚 ：“农村晒谷 ，有风时
多扬几锨 ， 谷粒才干净饱满———咱们做事也一
样，遇见好时候 ，别偷懒 ，乘兴多干点事儿 ，多一
些收获 ，用农民的话说就叫 ‘有风多扬锨 ’。 ”这
句带着泥土气的话语，更是他人生与文学的哲理
警句 ，让我们看清他半生的轨迹 ：从安康小城到
省会西安 ，从作家到教育家 ，从散文创作到 “文
人摄影 ”的构建 ，他始终像个耕耘土地的农人 ，
在文学的田地里深耕细耘，“耕” 里见乾坤 ,“耘”
里出精品 。 古稀之年的他 ，依然腰板挺直 ，眼神
清亮，说起新作时眼里会泛起光———那个在汉江
畔读诗的少年，从未走远。

告别时，回头望去，杏黄色的四合院在蓝天白
云下愈发醒目。 陈长吟先生的文字与人生，恰似秦
巴的月、汉江的水，穿越时光而不曾褪色。 他用五
十年光阴证明：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扎根土地的生长；真正的文人，从来不只是书
写者，更是精神的播种人。 愿这盏文学之灯长明，
照亮更多人走向有灵魂的诗与远方———就像他镜
头里的星光，就像他文字里的晨曦，永远给追光者
以温暖与力量。

散文作为文学殿堂中灵动
而包容的文体，从先秦诸子的哲
思漫谈到唐宋文人的山水寄情，
从明清小品的生活拾趣到近现
代美文与杂文的交相辉映，以及

当代作家的哲思感悟、心灵独语，无不承载着时代的情思与文化
的精魂。 在当下多元文化碰撞、信息洪流奔涌的浪潮下，散文创新
成为延续其艺术生命力、契合时代脉搏的必由之路。

笔者在散文领域耕耘多年，深知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写
出紧贴时代脉搏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达到可言志、
可载道、可陶冶情操、可净化心灵的目的，使散文之花常开常新，
使散文之路行得更远。

在题材内容上，我尽量关注新领域，挖掘个人独特的生活经
历、情感体验。 我在构思《墨镜，墨镜》这篇文章时，在我的阅读视
野中，还未发现有专写墨镜的文章，觉得这是一个全新题材，加之
我小时候特别害怕戴墨镜的人， 写作时便从此角度切入主题，通
过对墨镜的形象感知，挖掘墨镜的功能演变，再从自己戴上墨镜
后的亲身感受，得出“墨镜如鞘中剑，手中枪，关键看操控者是谁，
戴在恶人脸上，便能增其恶，戴在正直人脸上，便能增其威，而墨
镜还是墨镜”的结论，使文章主题得到升华。 在写《苦瓜苦，苦瓜
甜》这篇文章时，我特意避开当下流行的许多菜谱加回忆式美食
文章的风格，通过一次体检发现血糖升高，选择小时候不爱吃的
苦瓜作为每日必食蔬菜这一特殊事例，发掘苦瓜长相虽丑，却一
身是宝，味道虽苦，却有药用功效，且随着苦瓜成熟，内瓤变红变
甜等特点，拓展行文思路，增加了文章深度。 两篇拙作写出后均在
《散文选刊》发表，并被多家网站转载。

在主题思想上，我尽量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融合多元文化，
丰富主题内涵，提出新颖的见解和观点。 在写《神秘之手》和《负重
之脚》这两篇文章时，由手与脚的功能延伸开去，解读出不同的社
会意义。作品在《海燕》和《参花》发表后，引起读者好评与共鸣。在
《丢了幸福的猪》这篇文章中，我突破养猪吃肉这一惯性思维，以
猪的命运为主线，在人们对猪的嫌弃与对猪肉的喜爱这一矛盾纠
葛中，以猪悲惨的结局揭示人类某些方面的本性。

在结构形式中，我尽量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结构，采用意识流、蒙太奇等现代手法，
使散文的结构更具创新性和表现力。 在写《雪中情》这篇文章时，利用绘画中散点透视的
方法，将人身处不同地点看到的雪中景、雪中人、雪中事融合在一起，打破常规表现手法，
写出的作品更加灵动鲜活，富有浪漫色彩。 同时，根据题材与表达需要，灵活调整散文的
篇幅，注重写短小文章的同时，也探索长篇散文作品的写作技巧，尽量拓展写作手法，使
文章长而不滞、长而不散、长而不空。 我写故乡的几篇散文，从《故乡的呼吸》《那山，那水，
那镇》到《朦胧的城，清晰的城》均是近万字甚至超过万字的作品，这些作品借鉴史志笔
法，从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多维度诠释，类似为故乡作了几篇传记，行文力求轻
松活泼、灵动多姿，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突出故乡的发展与变化，展示故乡别样的风
景。 这几篇文章均被家乡的《安康日报》以连载形式刊出，反响不错。

在语言表达上，尽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一直认为，语言好似文章的一张脸，或
幽默风趣，或犀利深刻，或优美典雅，让读者通过语言能感受到作者的个性魅力。 我在写
《兰州的春》《兰州的夏》《兰州的秋》《兰州的冬》系列文章时，采用拟人化表现手法，使冰
冷的季节有了思想，有了灵魂，文章在多家报纸发表。 其中《兰州的冬》在《光明日报》发表
后，被多所中学列入期末考试题及课外阅读篇目。 我在写《父亲的地》这篇文章时，开篇用
“今天的阳光很暖，它的光线穿透这片丛林茂密的枝丫，变幻成无数盏追光灯，照射在杂
草丛生、荆棘遍地、乱石横斜的地面，组成一幅抽象与具象相融相合的画……”运用散文
诗的语言风格，将读者代入营造的意境中，这篇文章先在《安康日报》刊登，后被《海外文
摘》等多家报刊转载。 在写作中，我适当引入当下的流行语、网络用语或借用歌词等时代
元素，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
路，这算不算相逢”等等，使散文语言更贴近生活，更富有时代的气息。

在表现手法上，我适当运用象征、隐喻、荒诞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增强散文的表现
力和艺术感染力。 在写《雪》这篇文章时，我除了写人、动物以外，还将山川河流赋予生命，
通过一场雪的到来，解构人、自然、动物不同的反应，通过表象的描述表现隐喻的主题。 同
样，在写《南柯一梦》这篇文章时，通过梦中自己变成一块磁铁引发的一系列故事，看似荒
诞不经，实则揭开现实生活中世道人心的遮羞布，这种题材的文章如用传统写法便很难
达到既含蓄内敛、又针砭时弊的效果。 同时，在写作中，我也适当借鉴小说的叙事技巧、诗
歌的意境营造、戏剧的冲突设置等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手法，为散文创作带来新的活力。
我在写《母亲的地》这篇文章时，开头便用“母亲如茫茫大山中的一只蝼蚁，卑微的生命在
山川沟峁中奔波，劳作，在艰难的生活中顽强地活着，母亲一生从未离开过大山，准确地
说是从未离开过秦巴山区……”给读者营造一种悬念，让人产生继续看下去的心理期待，
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语言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我始终认为，散文的创新绝非与传统决裂的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就如嫁接果树，无
论怎么嫁接，其母树必须是同一科或相近科的树木，才能长出不同于原品种的优良水果。
如果将“创新”等同于摒弃一切旧规，追求形式的奇诡乖张、语言的晦涩难懂，堆砌时髦词
汇却内容空洞，打着先锋旗号却背离散文“真情实感、自由灵活”的内核，就会陷入舍本逐
末的泥淖。

在故乡紫阳生活 18 年，军旅生活 30 载，但我的文学根和魂永远故土难离。 我以爱为
笔，坚守为墨，在杂草荆棘中绘出家乡的生机画卷。 用文字与土地对话，让每一株草木都
唱着情歌。 只有在新兴融媒体万象中采撷别样的光芒，散文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持续散
发温暖人心、启迪思想的魅力，续写文学的新篇章新辉煌。 这永远是我在写作中一直追求
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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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事 密 码 与 时 代 回 响
———浅析李春芝《丰碑》的结构和写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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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安康作家李春芝纪实性报告文学《丰碑：
襄渝铁路建设纪实》， 仿佛打开了一本用汗水、鲜
血和青春写就的家国日记。 这部作品像一把铁锹，
掘开了尘封半个世纪的记忆， 将襄渝铁路建设中
的铁道兵、学兵、民兵的热血与呼吸，重新带回当
代人的视野。 而这部书的魔力，不仅在于它记录了
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更在于它的结构与笔法中
暗藏的思想密码———作者用文字搭建了一座连接
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如果说历史是一条奔腾的大河，那么《丰碑》
的结构就像一张精心编织的渔网。 既兜住了时代
的洪流，也打捞起无数个体的浪花。 全书以“铁道
兵———学兵———民兵”三篇为骨架，看似按群体分
工的横向切片，类似地方志的以类系事。 可深层却
交织着纵向演进的历史经脉： 铁道兵是技术攻坚
的先锋，学兵是知识青年的缩影，民兵则是扎根土
地的民间力量。 这种布局像一面三棱镜，将同一束
历史之光折射出不同的色彩。

在铁道兵篇中， 作者从武当山隧道开篇，用
“天当被，地当床”的细节还原了铁道兵在岩层中
凿路的场景。 当炊事班长用木棍塞进“橡皮泥”地
质裂缝、 防止钻开的炮眼又闭合的故事跃然纸上
时，读者看到的不仅是劳动智慧，更是一个民族在
绝境中迸发的生存本能。 而学兵篇里，西安学生韩
彦峰回忆塌方时“手破不包扎、脚砸不觉痛”的紧
迫感，则让“青春”这个词褪去了浪漫滤镜，露出血
与汗的真实肌理。 到了民兵篇，作者笔锋一转，聚
焦紫阳县的“八姐妹”、镇坪县抡“八磅锤”的汉子，
让地方方言和民歌成为叙事的底色， 仿佛听见大
巴山的石头在说话。 这种结构设计绝非简单的分
类陈列， 而是作者对历史本质的洞察———三线建
设从来不是某个群体的独角戏， 而是一场军民协
奏的交响曲。 就像书中引用的那句“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当铁道兵的技术、学兵的理想、民兵的韧
劲交织在一起，才真正构成了“三线精神”的完整
基因。

李春芝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
事。 她的父亲曾是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家中饭桌上
的铁路往事， 化作笔下的历史钩沉。 而在采风途
中，她带着女儿重走襄渝线，让“97 后”女儿在烈士
陵园的红杜鹃前驻足沉思。 这种代际传递，恰似书
中写到的巴山养路人：第一代用钢钎凿穿大山，第
二代用道钉固定铁轨 ， 第三代用大数据监测地
质———工具和现代化程度在变， 但艰苦创业的基
因始终延续传承。

这种传承意识深深烙印在全书架构中。 作者
特意在每篇章末尾加入“当下回访”，比如学兵刘
新文退休后组织战友回第二故乡， 民兵英雄王忠
定牺牲后，妹妹王忠菊接替哥哥上三线。 这些看似
闲笔的细节，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叙事闭环：历史不
是博物馆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河。 当建设者的后代
在书中读到父辈的故事， 当年轻读者在火车上穿
越当年用血肉凿通的隧道， 三线精神便完成了从
纸页到现实的迁徙。

对于写作者而言，《丰碑》是部活的教科书。 它
告诉我们：不要被线性叙事束缚，像李春芝那样用
“群体切片+时空交错”织网，让历史立体起来。 例
如：书中民兵篇（第八章至第十四章）以地域为单
位，切割出不同民兵群体的独特形象。 例如：从“紫
阳八姐妹”到“镇坪汉子”群体切片。 紫阳“八姐妹”
是以“女民兵”为主体的群体，她们在险峻的秦巴
汉水间参与爆破、清渣，甚至牺牲生命，展现了女
性在男性主导的工程中的坚韧与牺牲；镇坪“抡八
磅锤三千下的真汉子， 通过个体故事映射群体精
神， 一名普通民兵用最原始的工具在坚硬岩石上
凿出炮眼， 其劳动强度与意志力成为集体奋斗的
缩影。 而书写旬阳“红军乡民兵”，又将地方红色历
史与三线精神勾连，民兵们继承革命传统，在施工

中形成独特的“红军突击队”模式。 这些章节不仅
横向对比不同地域民兵的生存状态， 还纵向穿插
历史记忆 （如红军精神） 与建设现场 （如爆破事
故），形成地域文化、集体性格与时代使命的共振。

又比如学兵群体的青春叙事 （第五章至第七
章），聚焦 2.58 万名平均年龄 17 岁的学生兵，通过
多个场景切片呈现其成长与蜕变： 写了西安学生
连的组建过程，通过动员会、家庭矛盾（如大哥反
对上三线）等细节，展现热血与现实的冲突；写了
学兵在汉江逆流拉纤、 隧道塌方中冒死抢救战友
等施工与危险片段，突显少年群体的天真与无畏；
还写了采药坠崖的女兵、 为保护战友被钢轨压死
的张明烈士，将个体悲剧升华为集体记忆的丰碑。
作者将学兵的经历与历史上的“知青下乡”形成对
比，同时穿插幸存者重返故地的现实视角（如沙明
多次回访紫阳），时空交错，形成青春叙事的时间
闭环。

再如写铁道兵与重大工程的时空并置， 武当
山隧道与“不腐的烈士”群体切片：铁道兵篇（第一
章至第四章）以标志性工程为切片，串联技术与人
性的双重挑战：1970 年铁道兵一师在工期紧迫下，
以 “天当被 ，地当床 ”的原始方式完成 5000 米隧
道，穿插抗美援朝英雄杨连第连队的历史传承，形
成技术攻坚与精神传承的互文；张明烈士的“时空
穿越”：1973 年牺牲的班长张明， 遗体 5 年未腐且
留有“请送我回家”的字条，这一超现实事件被嵌
入铁道兵集体迁移烈士遗骸的历史背景中， 引发
对牺牲者“魂归故土”的永恒追问。 通过工程时间
线（如国务院召开会议、二汽军车运输需求）与个
体生命轨迹（如张明的牺牲与迁葬）的交织，制造
出时空交错的效果， 将国家战略与微观人性紧密
缝合。

李春芝的“群体切片+时空交错”手法，本质上
是对线性史观的突破：通过地域、工种、代际等维
度切割群体，避免历史被简化为单一叙事；以工程
节点、个体记忆、现实回访等多重时间线，构建历
史的立体网络。 这种写法不仅还原了三线建设的
复杂性，更让读者在时空穿梭中感受到“人”的温
度与历史的重量。 正如书中所言：“他们播种开垦，
铁轨与方向饱含收获；他们风风火火行进，唯留下
山水人间。 ”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群体切片+时空交错”手
法的运用，能够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叙事结构，
深化历史事件的立体呈现， 并激发读者的认知重
构与情感共鸣。 李春芝选取铁道兵、学兵、民兵等
不同群体的故事片段（如牺牲的战士、采药的女卫
生员、退伍后仍坚持记录历史的沙明等），构成了
一幅“群体切片”的历史拼图。 这些切片既包括个
体的生命细节 （如 18 岁女卫生员坠崖身亡的惨
烈）， 也涵盖群体共性 （如 83 万建设者的集体奉
献），使读者得以从微观到宏观全面感知历史的全
貌。 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读者不再将历史视为抽
象的数据，而是通过真实可感的生命故事，形成对
三线建设的具象化认知。

书中不仅记录英雄事迹， 还呈现了普通建设
者的日常（如工地篮球赛、养猪拔猪草的农村女子
连）， 甚至触及争议性事件 （仓促施工导致的惨
剧）。 这种多元视角避免了“英雄史观”的扁平化，
使历史更贴近人性真实，使读者从“仰视历史”转
向“平视历史”，理解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复杂处
境。

李春芝通过“时空穿越”手法，将 50 年前的铁
路建设与当代老兵的生活现状交织。 书中既有对
1970 年代隧道塌方惨案的细致描写，也有对 2016
年后老兵重返故地、组织联谊活动的记录。 这种跨
越时空的对比，凸显了历史事件的持续影响。 这样
就打破线性时间观，使读者意识到历史并非“过去
式”，而是与当下社会、文化记忆紧密相连。

在《丰碑》中，时空交错常通过具体意象实现。
例如，烈士陵园中 “土地革命烈士 ”与 “铁道兵烈
士”的并置，以及诗歌《春风走过陵园》中对“五湖
四海的战友”的悼念，将不同时空的牺牲者置于同
一情感场域，产生更深切的共情。

李春芝的笔触像一把手术刀， 既精准解剖历
史， 又温柔缝合记忆。 她用了最笨也最动人的方
法：背着采访本翻山越岭，听 300 多位亲历者讲述
往事。 这些口述实录不是档案的复读机，而是带着
体温的集体记忆。 写女民兵吴三珍牺牲时，没有渲
染悲情， 只是平静记录战友的回忆：“她才 18 岁，
好年轻啊……”正是这种克制的白描，让痛感穿透
纸背。书中最震撼的细节往往藏在历史褶皱里。比
如在迁移烈士张明遗骸时， 人们发现他胸前放着
一张未风化的纸条：“请送我回家安葬”。 这个魔幻
现实主义的场景，既是历史对个体的残酷碾压，也
是人性对时代的温柔反抗。 作者没有过度解读，只
是如实记录，却让读者在震惊中领悟：所谓丰碑，
不仅是耸立山间的铁路，更是千万个“张明”用生
命托举的家国情怀。

李春芝在记录历史的同时， 也追问其现实意
义。 例如，她通过与三线民兵的后代（如包能香侄
子） 的对话等， 促使读者反思历史遗产的当代价
值。 激发读者对“牺牲”“奉献”等传统价值观的重
新审视，并将其置于现代语境中解读。 书中借鉴小
说技法，将不同时空的场景并置（如工地爆破与当
代纪念馆的落成），并通过诗歌、照片等元素穿插，
形成类似电影蒙太奇的节奏感。 这种手法突破了
传统纪实文学的平铺直叙，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
以艺术化的叙事降低历史题材的阅读门槛， 吸引
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丰碑》一书的语言表达充满思辨性，从这部
书的引子开始， 首段就引用了弗兰克尔的名言：
“生命在任何条件下都有意义，即便是在最为恶劣
的情形下”。 然后她对最为恶劣的情形展开了思
考，介绍了 60 年代我国险恶的国际环境，以及三
线建设的历史意义。 文末，作者沿着襄渝铁路穿行
于鄂陕川渝四省，看到大自然的美好。 感叹这意味
着什么？ 是承载与铭记生命深处的光华还是回报
大自然哺育的歌声和色彩， 从而点明了写这本书
的主旨。

李春芝的《丰碑》通过“群体切片+时空交错”
手法，成功实现了纪实文学从“记录”到“重构”的
跨越。 对读者而言，这种叙事不仅提供了历史认知
的多维视角，更通过情感与哲思的交织，唤醒了集
体记忆的当代生命力。 正如书中所言：“上一站是
历史，下一站是未来”，这一手法使读者在时空穿
梭中，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与传承者。

在纪实与文学的平衡木上， 作者展现了惊人
的掌控力。 写自然环境险恶时，她用“悬崖峭壁地
势险峻”“物资靠肩挑背扛”这样朴素的短句，像锤
子敲击铁砧般铿锵有力； 而描写建设者的精神世
界时，又化身为诗人。 大巴山隧道贯通那日，她引
用了安康知名诗人陈敏的诗 ：“风也是一个好孩
子/那年看到了山中风枪的疾响/雪屑抱着草木取
暖”， 让冰冷的钢铁轨道瞬间有了抒情诗的韵律。
这种刚柔并济的笔法， 让人想起纪录片导演的镜
头语言：既有广角镜头下的史诗感，又有特写镜头
里的人性微光。

合上这部书， 耳畔似乎响起当年工地的号子
声。 那些用风枪与钢钎雕刻山河的身影，那些睡在
崖河滩上、用盐水就饭的年轻人，在李春芝的笔下
重新站了起来。 他们不仅是历史的主角，更成为一
面镜子———照见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该如何在宏
大叙事中守护人性温度，在记录过往时浇筑未来。
这或许就是《丰碑》留给写作者最珍贵的启示：真
正的纪实文学，从来不只是记录历史，而是用文字
为精神筑巢，让记忆有家可归。


